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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父母就对姐姐和我耳

提面命：做人要本分。什么是

本分，怎么做才是本分，却从

未具体解释过。现在回忆起来，

父母是用言传身教，诠释了本

分的内涵。

2001年初，父亲张维到旧

金山湾区住了一个多月，期间

和我有多次长谈。仿佛是交待

后事，又仿佛是总结一生。以

前很少议论别人的父亲，讲了

对很多人的评价，我第一次有

机会了解一点父亲的内心。

他说，自从成为资深院士，

不再有院士推荐权，前些年门

庭若市、络绎于途的各类学生

们不登门了，倒给了他时间想

想事。名利这个东西很奇怪，

很多人追逐了一辈子，究竟为

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恐怕连

他们自己也不真正明白。其实

人只要本本分分做自己力所能

及的事，把事情真正做好了，

该有的总会有的；没有也不用

太计较。你妈妈和我，一辈子

不做力所不及的事，不巴结任

何人，到头来，虽然不是大富

大贵，但衣食无忧专于任事，

也算是不虚此生啦。

他又说，这些年老有人来

请我做顾问，大多是冲着两院院

士头衔来的。每月给你几千块

钱，一年开上一两次会，到了

会上又非让你讲话。有些事我

根本不懂又不在第一线工作，

说错了让人笑话，不说又不行，

只好讲讲原则，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把大多数都辞了，只留了

几个自认为还多少懂一些的应

应景，也算对得起那个顾问费。

一天晚上，他喊我到他房

里，关上房门说有很重要的事

交待。父亲告诉我，最近开始

整理些资料，准备过一两年趁

身体精力还好，写写回忆录。

算了一下，到目前为止，他自

己带出来的学生中，当了院士

的，像黄克智、龙驭球，有23个。

如果加上学生自己认他当老师，

但他认为只是指导过没有手把

手教的，像过增元，则是 35个。

我请他细细数给我听，他答应

回北京写下后给我寄来。当时

父亲身体健朗，能吃能睡，血

压 120/80，心跳 68下 /分，也

没有糖尿病等老年病，还能时

不时打打网球。连医生都说父

亲能活过一百。谁知人有旦夕

祸福，父亲竟因急性传染性肝

炎几个月后就驾鹤西去！在父

亲百年诞辰时，我们想把他提

到的这些学生名单整理出来而

不可得，至为遗憾。衷心希望

父亲张维的学生们或知情者能

通过《水木清华》编辑部与我

联络，补上这份有价值的史料。

有几件典型事例可以佐证

父母做人的本分。

共产党进了城，掌了权。

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恰好与

父母有历史渊源，先后来清华

看望他们。彭真夫人张洁清的

姐姐张洁洵是母亲陆士嘉儿时

的闺蜜，张洁清其时跟着姐姐

“三姐三姐”的叫，曾经极为

熟识。刘仁与父亲是师大附中

同班同学，刘仁班里最年长，

父亲功课好但年幼体弱，受同

张克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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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欺负，刘仁常挺身而出保护

父亲，结下了友谊。大事安定

下来后，刘仁抽空就来看望父

母，开导他们认识共产党，进

而加入共产党。父亲是学土木

的，刘仁希望父亲能到北京市

当负责城建的局长，为新北京

的建设出力。父母商量，觉得

共产党打天下时自己没参加，

坐天下时却来分杯羹，此事绝

不可为，坚辞不受。

1953年刘仙洲入党，给父

母极大震动，也开始积极向共

产党靠拢。他们认为自己离共

产党员标准太远，需要好好改

造思想，努力跟党走，争取早

日入党。父亲经常向自己的联

系人解沛基汇报思想，检讨自

己的不足，请求组织的指导。

1956年某日，蒋南翔问解沛基，

好几年了张维怎么还没有入

党？解沛基答，我们认为张维已

达共产党员标准，但他至今还没

写入党申请书，无法履行手续。

原来父亲认为自己离共产党员

标准尚远，还不到申请的时候。

解沛基反复做工作，父亲才写了

申请书，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钱学森建立五院后，申请

把母亲陆士嘉调去当副院长，

授少将军衔。申请获批只待履

行手续。与母亲当时工作的北

京航空学院商调，时任院长兼

书记武光坚决不放。母亲对老

革命武院长极为尊重，又对这

少将军衔愧不敢当，认为全军

只有一位女少将李贞，爬雪山

过草地身经百战贡献卓越，自

己不过是多念了几年书，于革

命毫无贡献，当不起这荣誉，

始终无法开口向组织上请调。

钱学森不死心，几年间几乎每

周六都和蒋英来家里和父母

聊天，坚持做说服工作。直到

1962年第二次全国科学规划会

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期间，

母亲突发心肌梗塞，经北京医

院抢救成功，人保住了，却不

得不离职修养了一年多。病愈

后母亲再不能像以前一样拼命

工作了，去五院的事也就不了

了之。

北航领导为了照顾母亲的

身体和安全，决定配专车接送

她上下班。母亲认为学院车紧

张，自己走走路既节约了资源

又锻炼了身体，推辞不受。北

航坚持要派。于是，每日早晨，

北航的车准时到清华西南门等

母亲，母亲则视而不见，过车

不入，一路低头疾走直奔蓝旗

营 31路公共汽车站，后面跟着

一辆黑色轿车。等母亲上了 31

路，轿车一路尾随到北航站等

她下车。到了那里，母亲当然

更不会上车了。双方僵持了几

个月，北航只好放弃了。

文革结束，科学的春天来

了。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首批

学部委员（现称院士）172人，

经过二十多年和文革，很多已

过世，需要增选。第二批学部

委员推选的名单出炉，母亲在

列。这个名单产生条件是有 3

位学部委员推荐，母亲由严济

慈、周培源、钱学森等 7位推

荐而获选。父亲为避嫌没有参

加推荐。得知这个结果，母亲

没与任何人包括父亲商量，给

当时主持科学院工作的李昌写

了封信，说自己年龄偏大（68

岁），身体不好，能为祖国科

学事业做贡献的时间不多了，

要求将自己的名额让给年轻人。

李昌很快回信赞扬了母亲的高

风亮节，接受了母亲的请求。

严老得知母亲此举，大为不快，

把母亲狠狠说了一顿，说多少

人想我推荐我没答应，你怎么

可以推掉呢，这是关系到中国

科学水平的大事呀！多年后，

母亲谈起此事，并不后悔，但

承认自己考虑不周的缺陷，算

是小小遗憾吧。

母亲这样做，其实早有先

例。1956年知识分子定级，父

母均定为高教一级。母亲认为

自己学识资历均在沈元、王德

荣之下，不宜与他们同级。申

诉未果，便自降一级，坚持领

二级教授的薪金，填表也只填

二级。久而久之，大家也只好

随她了。

这些故事，今天的年轻人

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是老一辈

的知识分子，经历过国共对比，

大多数拥护共产党，都是这样

对待荣誉和地位的。作为见证

人，我来讲一讲，权当给历史

留下点记录，帮助后人了解特

殊历史时期的历史人物。雷锋

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他是

真实存在的，雷锋的思想基础

是绝对可信的。我觉得，某种

意义上，我父母亲是知识界的

雷锋。


